Dear all

好久沒有寫我的留學故事了，這幾個月以來，生活過得十分緊湊，不同壓力接腫而來，看來得等到我九月底搬到倫敦後，生活才能真正安定下來。此刻的我，正在另一個新國度--比利時適應新生活。

比利時的生活

剛從奧地利和瑞士十月遊回來，以為可以開始過我悠閒的遊學生活，再繼續到周遊列國，把我用很貴價錢買來的22天的inter-rail pass（歐洲跨國火車通行證）努力地用完，沒想到回來收已經堆積如山的e-mail時，惡耗也跟著來了，那就是我等馬上趕一份paper出來，五月底要在魯汶發表。其實也不能說是惡耗，我還蠻樂意接受這份挑戰，只是真的一點心裡準備都沒有，感到不知所措，十天內Paul已經捎了三封e-mail到我信箱，說明情況並詢問我的意願，這件事有部分是因我而起，再怎麼樣也不能拒絕，只好欣然接受。
在我訪問魯汶期間，我的指導老師Jan Maschellein也順便請Paul過來，本來說好是辦一個和Cavell, Butler（哲學家的名字） 有關的讀書會，沒想到後來愈搞愈大，變成一個魯汶和IoE兩校合作的三天colloquium（類似學術討論會，其實英國很少用這個詞，我也不知該叫什麼），以哲學家為主題分成Cavell, Butler和Foucault三個部分，每個哲學家都有老師和學生負責報告，並加上文章的討論，我就認領了Foucault的其中一部分。這三天Paul會帶一些IoE的學生和一位日本來的教授一起過來參加colloquium，有的發表，有的只是參與，詳細有多少人目前還不清楚。不只有這篇paper要趕，五月初我還要和這裡教育哲學中心的老師和學生到德國Lutherstadt Wittenberg大學（其實我也不曉得在哪，據說在柏林附近）參加三天和Bataille, Blanchot, Foucault等哲學家有關的讀書會，所謂讀書會就是去之前要讀一些東西，厚厚一疊的資料已經拿到了；再加上這裡定期的一些seminar，這麼多事情，哪還有時間去玩啊？頓時覺得好大的壓力，留在比利時期間，看來會過得非常充實。六月底回到英國後，要馬上參加威爾斯三天的小型教育哲學conference（是PESGB英國教育哲學學會主辦，Paul是主辦人之一）， 另外，我也幸運地申請到PESGB的補助，七月中可以免費參加在倫敦附近的Roehampton大學所舉辦的為期一週的教育哲學summer school，將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十五位研讀教育哲學的學生與受邀的教授進行研討，預計這個暑假也會過得非常充實。
我工作的地方是魯汶大學的教育哲學研究中心，魯汶是歐洲著名的古大學之一，創立於西元十五世紀，一九七０年代，原來的魯汶大學分裂成兩所學校，我所在的地方是老魯汶，他們講的語言是Flemish（類似荷語），分出去的新魯汶則是用法語教學，在歐洲是這樣，講法語的地方英文不一定通，但講荷語的人大多能說英文，據他們的說法，因為這世界上用荷語的人太少，為了和外界交流，他們只好把英文學好，但說法文的人通常覺得法文比英文高尚，所以不太願意去學英文，說英文。比利時基本上是屬於一個多語系的國家，北邊說荷語，南部說法語，還有一小部分人說德語，聽說為了防止國家分裂，他們正鼓勵學校的學生學習對方的語言。因為我不會荷文，所以都用英文和這裡的老師學生溝通，他們的英文基本上都不錯，為了學術發表的國際化，他們也都用英文寫作，這裡大學也有很多用英語開的課程。我感覺對於學習歐陸哲學而言，這裡有非常好的學術環境和資源，首先，魯汶的哲學向來有名，這裡就有一個專門收藏哲學書的圖書館，據說哲學家胡塞爾的很多重要文件都留在這所學校裡面；再者，因為地理環境之便，他們常和附近的德法荷，甚至英國等國家交流，例如Paul和大部分這個中心的教授都有過合作關係，他自己也曾來過好幾次了。還有，我和喜歡這裡的研究環境和制度，對他們而言，PhD是一份工作，PhD學生領有生活補助（有些人需要負責教學工作），我所在的中心只有少數幾個PhD學生，他們每天到辦公室工作，像一般工作一樣上下班，所以他們和指導教授的關係，以及同學彼此之間就像同事，有充份時間可以討論研究和學術工作（如研討會的籌辦），我在Sheffield的同學，大部分都不是學教育哲學，有的是語言教育，有的是教育政策，很多很雜，但這裡的學術活動都是以中心為單位，他們每天談論的，接觸的都是教育哲學（當然，大家大部分見面還是聊天、gossip，這裡的學生大家感情很多，每天一起去餐廳吃午餐，有時下午還有tea time或每週三中午都是打牌時間），真是很好的學術環境，而且他們的領域跟我的也比較相近，像昨天想找Foucault的一本書，隨便找人一問就借到了。
平心而論，這裡的食物要比英國好，可以選擇的種類也比較多，光是麵包就比英國的好吃，還有我念念不忘的櫻桃啤酒和巧克力，可是不知為什麼，以前在英國會想念台灣的家，現在在比利時則開始想念起英國一切，想念英國美麗的房子和國家公園，想念英國的朋友和housemates，想念難懂的英國腔英文，甚至想念起難吃的英國食物，我在歐陸，還是每天喝著英式奶茶（歐陸的人喝茶是不加牛奶的）。這裡的人，其實也是很友善，幾天以來，我們中心的同學幫了我不少忙，房東對我也很不錯，因為已有過出國的經驗，生活不會難以適應，只是剛開始還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環境，可能是我的好朋友都不在這裡吧！也或許是路上別人講什麼都聽不懂，雖能用英文溝通、問事情，但總是覺得有距離。
離開英國前的忙碌生活
自從十二月底從台灣回到英國後，一路忙到底，更開始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壓力，原因是當我詢問轉學到倫大的條件和情形後，發現到一個和我繼續留在Sheffield 最大的不同點，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部分，那就是假設我三年內無法完成學業，第四年在Sheffield是不用再繳學費的，只需繳少許的註冊費；但在倫大就不同了，若不能三年內完成，我的第四年（轉過去的第二年）仍需繳交全額的學費，台幣約五十幾萬左右！重點是第四年我就沒有教育部公費的補助了，除了學費，還要負擔倫敦物價超高的生活費，到時恐怕只能借錢渡日了，名校果然是不同，連搶錢都搶得比別人兇（基本上，我對倫大IoE的行政單位可是一點好感都沒有，原因除了學費制度外，還包括在我送出申請學校表格的二個多月後，他們才告訴我把我的表格弄丟了，以及給我一個十分不公平的offer，其中的條件包括我還得再upgrade一次，就是重新修課、交作業，以及最少註冊期限是兩年，亦即最少要貢獻他們兩年學費，不論我論文多快就完成。收到這種offer差點氣到不想轉學，這件事是後來請Paul去跟他們協商才將事情擺平，但在我離開英國前急著想把所有事情搞定的同時，又頻頻出現各種不同狀況，時常搞得我心裡七上八下）。
所以，在經濟壓力之下，我得趕著在三年內完成學業，實際上，在英國，三年畢得了業的Ph.D學生並不多，得要規劃好進度並快馬加鞭才行，再加上我讀的領域並不容易（應該說很難才對），時常得摧自己趕進度，無形中增添許多心理壓力。除了趕論文，前陣子事情也是特多，如轉學到IoE的事、宿舍申請、到比利時的聯絡事宜及簽證申請、住處的尋找，還有公費生的轉學申請程序、summer school的補助申請、研討會的發表（此事以下再詳述），再加上英國住處的處理及搬家，事情一件接著一件來，而且每一件都歷經波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林林總總加起來，也夠我受的。我還嘲笑自己，以後沒有工作的話，可以到留學代辦或外貿公司上班，因為這兩三個月以來，不停地在寫e-mail追踪、聯繫、說明事情，而且英國人做事很沒效率，要一直寫信催，現在已練就了很好的英文書信往來能力，再繼續練下去真的可以轉行了。
跟Sheffield說再見
Paul三月就到IoE工作了，其他要跟著轉過去的學生四月就轉學了，只有我是到九月才轉，原因是我拿Sheffield的獎助到魯汶，雖然他們很早就把錢匯進我的戶頭，但轉學後還花他們的錢道義上是說不過去，所以我延到從比利時回去後再轉到倫敦，暑假則繼續留在Sheffield趕論文，只是現在是無家可歸的遊民，回去得再找短期住宿，然後再搬到倫敦。

關於Paul的離去，許多Sheffield的學生都覺得難過，畢竟他是一個很平易近人又樂於助人的老師，那幾天我的心情也似乎不是很好，雖然跟他還會再見面，也保持聯絡，但畢竟也是很久才見得到面。在Paul離開Sheffield的前一天，我們系上有一個PESGB Sheffield Branch的seminar，seminar之後，Paul照常邀請大家去Pub，大家去Pub交談了兩個鐘頭之後，大夥又找個地方一起吃飯，這應該是Paul在Sheffield的最後一次，大家一起上pub聊天、吃飯，這樣的機會以後恐怕只有在倫敦才有了（希望還會有），很後悔沒有帶相機把這樣的場景拍下來。我們總共四個學生三個老師，本來這頓飯Paul要幫大家付錢，後來他們商量的結果，是三位老師一起分攤我們其他人的錢，這是他們西方人的處理方式，其實我心裡面覺得不太過意得去，在我們的文化，應該是我們請老師吃飯，或至少也要請即將離去的人吃這頓飯，我跟Paul說，這在我們的文化是不太禮貌的，他說沒關係，等改天他到了台灣，我再請他就好了，他說他未曾到過台灣，也很想來台灣看看，真希望他說的這些話將來可以實現。吃完飯，到了大家說再見的時候，Paul給每人一個深情的擁抱，說到這裡，真覺得自己是很嚴重的少一根筋的人，當時路燈照著他的臉，我只覺得奇怪，為何Paul會冷到流那麼多鼻涕（這天外面天氣真的很冷），等我們和Paul道別，繼續走路回家時，Ian同學提到剛才Paul很sad，此時的我才恍然大悟，啊！原來那是他的兩行淚！真是愚笨至極！只是我實在沒想到，他竟然會因為離開而難過到當場掉淚，而且他看起來是那麼樂觀的人，不管他是因為什麼原因而離開，我想，他心中也是有許多不捨吧！
等九月底我離開時，說不定也要換我掉眼淚了，走過英國很多地方，覺得Sheffield最好，現在在比利時還是這樣覺得，或許IoE的學術環境會更好，但Sheffield到底是個令人難忘的，或許應該說讓我一輩子難忘的地方。

我的第一次國際研討會發表經驗

PESGB是歐洲最大的教育哲學學會，它每年都會在牛津New College舉辦一次全歐洲最大的教育哲學國際研討會，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許多教育哲學界重量級的人物也都會去參加，去年是我第一次參與，當去年年底看到他們在call for paper時，我跟Paul說想試著投稿看看，Paul聽了之後，先給我心裡建設，他說這幾年投稿被退的人很多，幾乎佔了一半，然後他還是鼓勵我，能發表最好，若真的被退稿，他會再告訴我哪裡還能投稿，於是我們討論好文章的大致內容，因為截止日在即，我只好在去年回台灣期間抱作業回家，趕著把它完成（受莊勝義老師的邀請，這篇文章剛出爐時就先在高師大發表過了，只是是用中文發表。有興趣看這篇文章的人，可聯結到PESGB的這個網址：http://www.philosophy-of-education.org/conferences/confprog07.asp）。後來收到通知，很幸運地，我的稿件被接受了，對於這次的發表，心裡其實是很緊張的。首先，這是個大場面，前輩不少，參與的人很多都會問很尖銳的問題（可能是學哲學的緣故，思辯與詰問也是習慣）；再者，我得用英語發表一些抽象又難懂的概念，這對我絕對是個挑戰，但既然文章都被接受了，就勇敢地去面對吧！
Paul建議我去Oxford之前可以先在系上發表，作為練習，也順便練習如何回答別人的問題。那時Paul已經不在Sheffield了，系上老師Suzy幫我發訊息，找來幾個老師、同學，為我辦一個小時的seminar（在這點上，我感受到Sheffield提供給我的是一個很支持的學習環境），前半小時發表，後半小時評論與討論。這次的經驗非常有用，在準備過程中，我構思了整個發表內容，以及思考具體、易讓人明瞭的表達方式（第一次在系上的研究計畫發表，我對自己的口語表達沒有信心，發表內容多是先寫好，然後照著powerpoint唸，這次歷經了我們house幾個月來和native speaker的口語訓練後，我大膽地嘗試，只在powerpoint列出主要標題和少數摘要，用比較多自己的口語和例子將它說明白，當然，這在發表前還是得反覆思考、練習）；大家問的問題，讓我之後可以再次考量，下次如何回答得更完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有了第一次經驗，第二次上場可降低緊張程度，台風會更穩健。
發表前一天，我的泰國好朋友Sairoong在我房裡再聽我演練一次，再練習是因為第一次發表是半小時，這一次我實際只有15-20分，得更去蕪存菁，做更摘要的說明，Sairoong覺得我已經說得夠流暢，也夠有自信，明天應該沒有問題了，然後給我一個很有用的建議，就是把我們東方人那套謙虛、深藏不露的特質收起來，學學他們西方人那種超有自信，甚至有點arrogant(自大、自負)的表達方式，然後她舉Paul在發表時的例子，告訴我：明天妳要充分表達出對發表主題的認識和理解，要表現出你的氣勢，透過有自信的回答問題來控制整個場面，不是讓問問題的人來主控你（因為在某些場的發表，發表者的確被問到招架不住），在某些層面，我們出國留學的人是得要學習西方人的思考和表現形式，才能在這裡生存得更好，她這樣的觀點，讓我有很好的心態調整。
我的發表排在週六早上的第一場，早上其實緊張得吃不下飯（我是個很容易緊張的人，雖然別人老是看不出來），發表前，為了怕聽不懂別人的問題而顯得太緊張，我請主持人幫我個忙，我跟他說：「我到英國的時間才一年半，有時還是會聽不懂很奇特的口音，若有這種情形發生，能否請你協助我？」他是個非常好的人，還開玩笑地問答我：「沒有問題，這個我很能理解，因為每當我說話時，別人常說：『你的英文怎麼聽起來像法文？』」原因是他是個蘇格蘭人，有很重的蘇格蘭腔（我敢提出這樣的請求是因為在我和英國人相處的經驗中，覺得他們其實是個很樂意照顧弱勢族群需求的民族，當然，我是指「好的」英國人，他們也大多能理解我們在語言上的問題並樂於協助，至少，我在英國也學習到有困難時要不吝於請求協助，害羞、丟臉或不好意思有時可以擺放到一邊）。整個主持過程中，他的確幫我一些忙，如將岔開主題的問題導回來，又例如有一個人問我某個英文字是什麼意思，他就直接幫我回答。雖然從頭到尾我還是很緊張，但我站著像在演說一樣，很有自信地發表，這次別人問的問題我都聽得懂，也很有自信的回答，表現比上次又更好了，回答地更清楚，Ian同學事後也說：很好，這次回答得很sharply，主持人和再場的一些朋友都對我的表現提出很正向的回應。其實蠻高興的，雖然辛苦，且英文不是我的母語，比別人要花更多時間準備，但終於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大場面見識過了，對於以後的發表就不再那麼懼怕了。
行文至此，再貼一些最近到歐洲旅遊拍的照片，剛從荷蘭的庫肯霍夫（Keukenhof）

因為還要忙著寫paper，沒有時間在這裡分享我的旅遊心得，有空見面再聊了！
Best wishe.

嘉陵
照片說明：
鬱金香花園逛回來，荷蘭人的花卉種植技術與整個花園的設計，真是好得沒話說，不愧每天春天都有一大堆遊客慕名前往，照片怎麼拍怎麼美。另外令我最難忘的是瑞士的湖光山色，四月是很適合在瑞士旅遊的季節，天氣不像夏天那麼熱（我過我們去的那麼禮拜超級熱，很難想像坐著冰河列車看阿爾卑斯山上的冰河，火車裡面卻熱得像烤箱一樣，因為太熱了，想在火車上點杯冰咖啡來喝，侍者竟開玩笑的跟我說，我們只有熱咖啡，你要的話，冰就在外面），而且看得到高山上未融的雪，好喜歡踩在大片積雪上面的感覺，幾番掙扎後，最後還是決定砸下大把銀子上歐洲最高峰──少女峰（其名為Jungfrau，約海拔四千公尺左右，火車能到的地方約三千五左右），雖然高山反應又犯了，那天山上天氣也不晴朗，視野不好，但還是覺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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